
22024年6月24日/星期一
一版编辑/钱滢 一版视觉/邵晓艳
本版编辑/蔡 燕 本版视觉/邵晓艳

推
动
我
国
向
遥
感
强
国
跨
越
发
展

—
—

记
二
○
二
三
年
度
国
家
最
高
科
学
技
术
奖
获
得
者
李
德
仁

—
—

记
二
○
二
三
年
度
国
家
最
高
科
学
技
术
奖
获
得
者
薛
其
坤

成
功
观
测
到
量
子
反
常
霍
尔
效
应

61岁的中国科学院
院士、清华大学教授薛其
坤成为国家最高科学技
术奖最年轻获奖者。
他率领团队首次实

验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
效应，在国际上产生重大
学术影响；在异质结体系
中发现界面增强的高温
超导电性，开启了国际高
温超导领域的全新研究
方向。在他心中，从事科
学工作，除了实事求是，
还要做到追求极致，踏踏
实实走好每步路。

中国科学院、中国
工程院两院院士，武汉
大学教授李德仁是国
际著名的摄影测量与
遥感学家，尽管已85
岁高龄，依然活跃在科
研一线。
他引领我国从传

统测绘到信息化测绘
遥感的根本性变革，推
动我国由遥感大国向
遥感强国的跨越式发
展，面对对地观测领域
的“卡脖子”难题，加速
追赶国际先进水平。

从0到1不能“跳跃”
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未来可能应用于发展新一代低能耗电

子器件，它是凝聚态物理中的一个重要量子效应。长期以来，
使其“现身”并实现实验观测的难度极大，是众多研究者一生奋
力追求的科学目标。

2009年起，薛其坤联合清华大学物理系、中国科学院物理
研究所、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多个研究组组成攻关团队，开始从
拓扑绝缘体方向尝试突破。2012年底，在克服一道又一道难关
后，薛其坤团队终于成功在实验中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
该成果于2013年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科学》（Science）上，被
审稿人称为“凝聚态物理界一项里程碑式的工作”。诺贝尔奖
获得者杨振宁称：“这是从中国实验室里，第一次发表出了诺贝
尔奖级的物理学论文！”

2015年，团队首次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零电导平
台；2017年，团队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观测温度提高了一个数
量级，并首次实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多层结构；2018年，团队与
合作者首次发现一种内禀磁性拓扑绝缘体，开启了国际上一个
热点研究方向……
目前，薛其坤团队正沿着两个方向开展攻关，一个是量子

反常霍尔效应以及拓扑绝缘体的相关领域研究，另一个是高温
超导相关研究。“这是国际凝聚态物理领域最关注的研究方向，
有利于推动物理学基础理论和相关学科发展，我们站在世界前
沿。”他对此十分坚定。
一项技术的应用前景越大，涉及的科学技术问题往往越具

有挑战性，原创性越强，其颠覆性意义也越大。这是21世纪基
础研究的重要特点之一。在薛其坤看来，作为基础研究的团
队，必须做好基础研究应该做的工作，为未来的应用打好科学
基础。
“基础研究要有一种愚公移山的精神，坚持一代人、两代

人甚至几代人，把一件事情做好。”薛其坤不止一次地说，“从事
基础研究不能跳跃。科学工作，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在具体
的科研工作中，一定不能作假、不能打折扣。”

“每个人都要有一种信念”
出生于山东蒙阴的薛其坤，说话时带有一些乡音。他曾自

比为“一艘从沂蒙山区驶出的小船”，从家乡驶向无垠的大海，
一路上经历不少风吹浪打。
年少时，他从来也没有想到过将来自己会成为物理学家。

1980年，薛其坤考入了山东大学光学系。关于专业的选择，他
只记得那时候物理成绩考得好，老师给他推荐了几个系，他就
照着填，其中就包括光学系。读大二的时候，有一天薛其坤看
到学校的报栏上贴着一些招生宣传资料，一看就挪不动步子
了。他想，如果当了研究生也许就能做科学家，这是多么幸福
的一件事啊！于是，怀着对科学朴素的向往，他决心考研。头
两回考的分数不好，薛其坤并没有气馁，终于如愿考入中科院
物理所。
“回看自己的人生历程，我感受到，每个人都要有一种信念。”薛其坤坚信，当前开展原

创性基础研究，需要一批乐于从事基础研究、敢于冲击科学难题的杰出人才。他觉得，杰出
人才要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要有卓越的科学直觉，要有对探究自然奥秘或者思考科学问
题的浓厚兴趣，要有百折不挠、追求极致、挑战极限的品质品格等。同时，还需要有为国家
富强、民族复兴献身的远大抱负和理想。

坚持了20年的“7-11院士”
薛其坤有一个出了名的外号，叫“7-11院士”。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早上7点进实验室，

一直干到晚上11点离开，这样的作息，薛其坤坚持了20年。“要把一个实验做得完美，可能
会花费很长时间，有时甚至会通宵工作。想做好高质量的工作，离不开艰苦的奋斗。”
薛其坤经常和学生讲起当年自己“做针尖”的故事。攻读硕士期间，他用的实验仪器是

场离子显微镜，样品是金属针尖。在导师的严格监督下，每天至少要试做3个针尖，先后做
了1000多个，最终能在短时间内制作出接近实验要求的完美针尖。“科学精神的培养需要日
积月累，需要高强度的反复训练和意志的磨炼，需要精益求精、脚踏实地做好每一次实验，
不断挑战新的极限。”后来，在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实验的样品制备测试过程中，薛其坤团队
用5台精密仪器，制备测试了1000多个样品，几乎每天都在重复同一个实验，历时4年多才
最终完成。

2020年11月起，薛其坤担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身兼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行政管理等
多项职责，他更忙碌了。“我只要不睡觉的时候，基本上都在工作。”薛其坤笑言，“夜深人静
时，与自然界、与文章打交道，那种感觉是幸福的。” 本报记者 马亚宁

解决测量学百年难题
“我这一生的工作，就是让测绘这一过程实现数字化、

智能化、自动化、实时化。”李德仁感慨。
1939年，李德仁出生于江苏泰县的书香门第，自小成

绩优异。高中时，受在课外兴趣小组得到的测量学启蒙，高
考填报的12个志愿中，第八志愿便是航测与制图。结果，
原本报考数学力学系、打算研究火箭的他，意外被刚成立一
年的武汉测绘制图学院录取，专业是航空摄影测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国防建

设急需地图资料，发展测绘技术迫在眉睫。在学校里，他勤
学好问、敢于质疑，给老师出的试卷、苏联专家编的教科书
挑错，正因如此，引起了“中国摄影测量与遥感学科之父”王
之卓的注意。

1982年，李德仁院士获得赴联邦德国学习交流的机
会，在恩师的推荐下，他师从国际著名的摄影测量和遥感
学家阿克曼教授。当时，阿克曼给了他一个航空测量领域
极具挑战的难题——找到一个理论，能同时区分偶然误差、
系统误差和粗差。误差问题是当时的世界性难题，作为访
问学者，李德仁在德国的时间只有两年多。他每天工作十
几个小时，常在凌晨最后一个锁门，又在清晨第一个打开
实验室大门，最终仅用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就用德语
完成了博士论文。而他的博士论文，解决了世界测量学
上的百年难题——中国李德仁的名字在整个国际航测界
回荡。

追上世界先进水平
“爱我中华”，这是李德仁的曾祖父留下的家训首句。
从德国毕业时，包括斯图加特大学在内的国外多家研

究机构向李德仁伸出了橄榄枝，面对邀约，李德仁毅然选择
回国，投入到祖国的建设中。妻子朱宜萱在当时给他的信
中写道：“你是一头牛，吃国家的草，一直到了45岁，你怎么
不为国家为人民产点奶？你现在应当回来挤奶了，这是你
作贡献的时候。”
回国后，李德仁加快了研究步伐，在他看来“有跨越才

有创新，仅仅跟在人家后面做重复的研究，便总在后面”。
面对世纪之交我国卫星、航空、地面系统等多方面存在差距
的现状，李德仁提出：“中国要有自己的高分辨率卫星，要有
自己的测绘卫星。”
据统计，2008年时，美国已经拥有在轨卫星超过400

颗，中国只有20多颗。世界上不少发达国家已经有了自
己的高分辨率对地观测卫星系统，而中国则苦苦追赶。
那时我国核心元器件依赖进口，只能买到次等品的硬件，
但李德仁说：“用起来必须跟人家一样好，硬件不足软件
补！器件的毛病通过计算机的理论和算法、人工智能的方
法给它补上。”

2010年，我国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大专项全面启
动实施，李德仁担任项目副组长。随着“高分专项”的实施，比西方国家晚了近30年的
中国遥感卫星研究，实现了从“有”到“好”的跨越式发展，卫星分辨率显著提高，遥感信
息服务时间大大缩短，追上了世界先进水平。
“从我回国以后，了解中国跟外国的差距的时候，就认为我们要用最短的时间去追

赶、去赶超，这个责任一直没有停，一直没有断。”李德仁表示。

从“玩微信”到“玩卫星”
针对卫星遥感存在的“成本高、效率低、不稳定、应用少”等问题，李德仁带领的团队

把目光投向更远——“东方慧眼”智能遥感星座项目。目前，由武汉大学牵头研制的“珞
珈”系列卫星，已作为“先遣队”出发。“珞珈一号01星”“珞珈二号01星”和“珞珈三号01
星”相继入轨，前往太空探路。
在2023年夏季河北省防汛救灾中，“珞珈二号”卫星就曾发挥重要作用，当时通过

“珞珈二号”卫星获取河北受灾地区上空的雷达图像，观测到一处堤防决口，发布预警当
天帮助6000余人安全转移，消除了安全隐患。“这就是雷达遥感的一个优势，全天时，全
天候，可以做到工程级的应用。”
按照李德仁的计划，到2030年，搭建起一张集定位、导航、通信、应急、搜救于一体

的“太空网”，从“玩微信”到“玩卫星”，让每个人都可以用手机调用头顶的卫星，快速就
能看到想看的地球图片或视频。
“一个人要用自己的本领为国家多做事。把自己的兴趣、长处和国家的需求结合在

一起，正是我所追求的。”李德仁说。 本报记者 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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